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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洞穴蜡蝉的奇遇
■ 吕天朗

大家好，我叫吕天朗，是一名在海南海口
长大的昆虫爱好者，今年刚刚从中山大学本
科毕业。我平时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拿着相
机和捕虫网，搜寻、观察、记录身边的小虫
子。幸运的是，缘于3年前在洞穴中的一次奇
遇，我发现并发表了一个海南特有的新物种
——海南帛菱蜡蝉。目前正值暑假，我们想
通过这篇文章，跟《海南周刊》的读者特别是
青少年朋友分享我与昆虫的故事。

黑暗中的小白点

许多“玩”虫子的朋友对发现新物种
心怀憧憬。毕竟在与昆虫有关的各种研
究中，这是最容易被世人理解的一种产
出，发现并命名一个新物种，往往能给人
带来很大的成就感。我与海南帛菱蜡蝉
的初次见面，缘于一次探洞之旅。

2021年寒假，我和同城“虫友”结伴
去探索海口郊区的洞穴。走进一个火
山熔岩洞，在黑暗的隧道深处，一个小
白点在头灯照射下，不知从什么地方跳
到脚边的岩石上，抓起来一看，是一只
以前没见过、仅有几毫米长的昆虫幼
体，它特殊的生活环境让我好奇。但幼
体很难进一步识别，它的身世成谜。直
到半年后的暑假，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重返那个洞穴。幸运的是，我在与半年
前几乎相同的位置采集到了3只成虫。
成虫的前翅宽阔，静息时呈倒屋脊状，
柔弱中尽显优雅。后续的观察和对比表
明，这类昆虫属于菱蜡蝉科的帛菱蜡蝉
属。由于这类昆虫在海南岛没有记载，且
从未有过洞穴生境的报道，我高度怀疑这
可能是一个尚未被描述的新物种。随后，
我借助大学实验室完成了标本解剖、制图
等工作。

这里不妨解释一下“新物种”到底
是什么意思。很多人看到这个词，认为
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的物种，或是新进化
出来的物种，其实不然。新物种其实早
就存在于自然界，且很可能是本地居民
见过甚至熟知的物种。新物种的“新”
是科学意义上的：国际上规定，每个物
种必须在正式出版物中被描述并被赋
予规定格式的名称后，才算是“已知”
的。发表新物种，作者必须证明其与所
有其他已知物种不是同一物种。所以，
新物种并不是刚刚出现在世界上的东
西，它们只是尚未在科学体系中被“登
记”罢了。

一份保存百年的蜡蝉标本

为了确定这种昆虫的具体身份，我
开始通过对比证明手头标本的解剖结
构与该类群其他已知物种的差异。已
知物种信息的来源有两类：一是分类学
文献中的形态描述；二是已知物种的模
式标本（也就是每个物种发表时保留的
凭证标本）。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搜寻

已知物种信息十分艰难。一方面，古早
的文献和标本散布在世界各地；另一方
面，版权方和国内外学术团体共同筑起
了壁垒，让像我这样从零开始的昆虫爱
好者的研究举步维艰。

幸运的是，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克
服了上述困难，在研究的过程中，我获
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热心昆虫学者的
帮助。在通过互联网、图书馆及国外蜡
蝉学者获得了所需参考文献后，我发现
许多已知物种在文献中的记载十分简
略、模糊，因此必须找到这些物种的模
式标本。我给多个自然博物馆发出求
助邮件，颇为关键的是，世界上著名的
几大自然博物馆响应了我的请求，帮我
拍摄了馆藏模式标本的照片，使我的这
项研究成为可能。其中，伦敦自然历史
博物馆的学者还作为共同作者参与了这
项研究，提供了一百多年前欧洲探险家
在海南岛采集到的同一物种的标本。百
年前海南岛山区环境之险恶可想而知，
但已经有来自地球另一端的人来这里考
察和采集昆虫，此后几代人悉心保管这
些小虫子的标本直到今天！我想，这就
是人类探索认识自然的执着精神。

完成对比工作后，我确定生活在海
口洞穴里的这种蜡蝉是一个新物种。
2022年，我开始撰写分类学论文描述该
新物种。2023年初，该新物种以《一个来
自海南岛的兼性洞穴化蜡蝉新物种》为
题发表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Zoo-
taxa》上，以其产地命名为“海南帛菱蜡
蝉”。这是一个海南岛的特有物种，也是
中国境内报道的第一种洞穴蜡蝉。

到目前为止，人类对昆虫世界的了
解还非常有限，就连自己生活的城市周
边的一些昆虫，我们也知之甚少。其实，
许多鲜为人知甚至完全未知的昆虫就
生活在我们身边，了解它们，需要一双
善于发现的眼睛和一颗充满好奇的心。

海南岛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热点地
区，这里的花鸟鱼虫陪伴我长大，带给
我无穷快乐，能发表一个家乡的新物种
是我的荣幸。再过一阵子，我将前往海
外留学，我选择把昆虫作为研究生阶段
的深造领域，继续探索昆虫世界的奥
秘。以后，我会继续活跃于海南的城郊
和山林，观察记录昆虫，也希望有更多
海南青少年关注探索自然，投身生物多
样性保护，使海南真正成为“热带物种
基因库”。谢谢！

爷爷带回的天牛

我从小就对各种生物产生了
浓厚兴趣，上幼儿园的时候，迷上
了恐龙和海洋生物，画了很多恐
龙和鱼类的简笔画，也很喜欢玩
恐龙模型。小学一年级的一次特
殊经历，让我与昆虫结下了不解
之缘。当时，班上流行在缠绕于
校园护栏上的藤蔓上抓甲虫，并
把抓到的甲虫养在笔盒里，上课
的时候偷偷玩。这是我第一次采
集和观察昆虫，这一过程带来的
满足感和渴望进一步探索的好奇
心，让我从此迷上了昆虫。

从那以后，昆虫成为我课余生
活的一部分。记得上小学时，我家
附近的环境还比较自然，爷爷偶尔
会在早起出门买菜的路上捡到被
路灯吸引来的大甲虫（长牙土天
牛），带回家给我玩。即便现在，发
现大型甲虫依然是每次野外观察
最让我激动的时刻。读初中的时
候，校门对面是一片小树林，我经
常在那里抓蝗虫喂我养的螳螂，顺
便调查一下那里的昆虫物种。那
是我第一次对同一个地点进行长
期观察，小小的一片地方竟可以找
到如此多的物种（已记不得具体多
少种了），令我十分兴奋。

高考后填报志愿时，我根据
自己的兴趣选择了生态学专业，
希望能以研究者的身份进一步了
解昆虫。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
个很有风险的决定，一般认为以
研究昆虫为业很难养活自己。尽
管如此，我依然固执地作出了这
样的选择，因为我觉得做自己喜
欢的事更重要。上大学以后，我
有了更多机会接触科学研究，前
往野外观察调查，同时开始练习
微距摄影，用图像记录昆虫。

吕天朗在野外拍摄一只蜥蜴。

吕天朗手绘的虫子。

吕天朗发表于《Zootaxa》的分类学论文首页。

海南帛菱蜡蝉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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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吕天朗提供）

海南帛菱
蜡蝉成虫。


